
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段子：什么
是天才？你非得让猪去上树，就是拿鞭
子抽它，它也上不去；你要是让猴子去
上树，那不用培训不用教，它自己就上
去了。所以对于上树来说，猴子就是天
才。鸟的天才领域就是飞上天，鱼的天
才领域就是在水里游……天才就是找
到自己的领域。

我很认同这样的观点。茫茫人
海，芸芸众生，各有不同。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天地造物，各循其规。非
鱼不识水深，非鸟不晓风高。兰草不
入牡丹圃，青竹不与桃李争。”人生在
世，不必羡慕别人的优势，也不必遵
循某些既定的所谓成功之路，找准自
己的赛道，才能把你的潜能激发出
来，实现人生价值，从而收获成就感
和幸福感。

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朋
友大杨的孩子轩轩从小就不喜欢读
书，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下游，不过他对
做菜很感兴趣。轩轩上初中时，周末

经常在厨房鼓捣一下午，给家人准备
出一桌丰盛的晚餐。大杨夫妻俩倒也
开明，没逼着孩子勉为其难硬拼学习，
高中毕业后就让轩轩去学了厨师。几
年过去了，如今轩轩已经是一家大饭
店的厨师。每每谈起工作，他都滔滔
不绝。看得出来，他很喜欢也很享受
这份工作。

找准自己的赛道非常重要，否则
人生之路很可能南辕北辙。正确的
赛道，不一定是别人眼中所谓的光明
大道，而是与你的天赋和热爱高度
契合的方向。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
寻找赛道的过程。比如作家余华，
曾经是一名牙医。这份单调的工作
他并不感兴趣，觉得非常无聊。于是
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最终找准了自己
的赛道。

或许你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
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这样的时候，
需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总有一个
午夜梦醒时刻，你会听到心灵的召

唤。沿着心灵的指引，找准自己的赛
道，才能发现属于你的星辰大海。我
还想再强调一点，赛道并非仅指职业
选择，更是实现你内在价值的领域。
当所有人都在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
之路”时，你要有勇气和智慧发现那
条能够点燃你生命热情的道路。如
今人们的困惑不是赛道太少，而是太
多，而且标准单一。人们焦虑的不是
找不到赛道，而是被迫在别人的赛
道上奔跑。人不能随波逐流，被别
人左右方向。天生我材必有用，找到
你擅长并且热爱的领域，你的精神世
界会是愉快和充实的，你的生命也将
呈现松弛自如的状态。找准了自己
的赛道，就像鱼回到了大海里、鸟儿
飞上了蓝天一样，除了能够展现自己
的优势，更多是获得精神愉悦的满足
和幸福。

找准了自己的赛道，还应该在这
个赛道上竭尽全力奔跑。我们平时
总说，要在你擅长的领域深耕。适合

自己的赛道，并非舒适圈，而是更利
于你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比如我
前面提到的朋友的孩子轩轩，并没有
在舒适圈自我满足，他一直在学习，
不断精进自己的厨艺。这个过程是
一种享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最
大限度地展现出来。记得在网上看
到过一位刮腻子刮出的世界冠军，他
就是浙江的马宏达。马宏达参加世
界技能大赛中的“抹灰与隔墙系统”
项目比赛，最终摘得桂冠。他把刮
腻子这项工作做到了极致，这就是
我们经常说的“工匠精神”。从事自
己喜欢的工作，并把这项工作做到
最好，为社会贡献力量，也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属于你的赛道，或许没有鲜花和掌
声，不过在这条赛道上，你能听到自己
最动听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尝试和
探索中不断认识自己，聆听心灵的声
音，找准自己的赛道，以独特的姿态，跑
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马亚伟

找准自己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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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丁卫华专注于新工业
诗的创作，他在《文学报》上发表了

《丁卫华工业写意诗歌作品精选》
和《工业时代》，共四十首，足足两
个 整 版 。 他 的 诗 歌 以 温 情 传 导 冰
冷 的 齿 轮 ，以 诗 性 照 亮 独 运 的 匠
心，以哲理打磨工业的魂魄，激扬
新 工 业 诗 的 金 属 质 地 、成 色 与 声
响 ，尽 显 新 时 代 工 业 诗 歌 的 质 感
与坚韧，赋予工业以情感的温度 、
经验的广度 、精神的深度 、审美的
气 度 ，打 造 了 新 工 业 诗 的 四“ 度 ”
空间。

首先，丁卫华的新工业诗歌有
着情感的“温度”。车间里机器的
轰鸣 、工业原料的冰冷 、流水线的
单调、工厂里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或
器皿，如化纤、无纺布、塑料粒子这
些工业产物和刀刃 、绣花针 、气流
网、铝箔、热封边模切、空压机以及
堆高机、罐子、涂胶、牵引机、冷压
容器、磨床、数控卧车、数控立车、
普钻 、车铣刨磨等，这些在人们的
眼里都是一些冷冰冰的 、机械的 、
刻板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也了无
诗意的物质，在诗人的笔下却有了
感人的温度 、人的情感，成了有声
有 色 、有 血 有 肉 的 热 力 所 在 。 如

“ 每 一 条 雪 白 的 精 灵/都 有 颗 慈 悲
为 怀 的 心 ”（《化 纤》），诗 人 把“ 化
纤”这个工业产品赋予悲悯情怀并
看作是带着呼吸的“精灵”，让原本
物 化 的 纤 维 有 了 生 命 的 温 度 。 无
纺 布 与 化 纤 一 样 都 是 工 业 制 品 ，

“那些体内取出的骨头/此刻/傲气
荡然无存”（《无纺布》），表面上写
的是物，隐喻的是活生生的人性。

“ 需 要 绣 花 针/来 挑 破 错 综 复 杂 的
纠 缠 或 牵 绊 ”（《梳 理》），在 这 里 ，
梳理纤维的机器，因与姑娘们绣花
针取得联系，冰冷的工业操作顷刻
有 了 人 的 温 情 。 作 者 在 赋 予 工 业
器 物 或 工 业 生 产 以 情 感 的 温 度 时
强调“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像《热
熔》中的“选择用高温/来点燃融合
度/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烫光》中
的“ 融 为 一 体 的 增 采/通 过 灵 魂 深
处的涅槃后/来再现曾经的辉煌”，

《抛光》中的“光有热忱或热情是不
够的/细枝末节的呵护/需要精雕”
等 ，告 诉 人 们 在 葆 有“ 热 情 ”的 同
时，还需要灵魂的涅槃与精雕。“热
电偶的内心深处/每一个精准的决
定 或 抉 择/都 深 得 真 传 ”（《热 处
理》），只 有 经 受 住 高 温 、热 力 、灵
魂的考验，或经过了“热处理”，入
心入境，才算是真正意义上拥有了
情感的诚挚、真传和温度。“立起来
的雄壮/也有长臂的宽宏雅量/才能
直入/跨度的点滴温情”（《数控立
车》，“刀的韧性是有温度的/表里
如一的圆润/用抵达的柔情”（《数
控卧车》），他的诗在硬核的工业抒
写中融入人文温情，“使机器变得
有情感、有血肉，在‘铁的世界’中
闪耀灵魂的律动”（聂茂语）。

其次，丁卫华的新工业诗歌注
重拓展其生活经验的“广度”。他
的 诗 多 维 度 展 开 新 工 业 时 代 历 史
和现实的多彩画面，在创作中汲取
生活中的营养，或致力于“工业写
意”，通过画面的生动展示对来自
于工业的情感作深广的概括，让新
工业诗歌美学与中国制造相关联，
发出时代脉动的诗意回响，“一气
呵 成 的 绝 唱 ／ 让 稳 定 和 高 效 ／ 有
条 不 紊 地 持 续 上 演 ”（《《工 业 制
造》），让我们直接感受到其所彰显
的时代精神与中国气派；或着眼于
现代性经验与新工业风的展示，让
我 们 看 到 了 诗 歌 表 达 的 广 度 以 及
宽广的诗学新元素，如《数控卧车》

《数控立车》等，“每一步精准的到
位/从 横 向 的 视 角/多 维 度 触 摸 每
一 个 灵 魂 深 处 的 痛 痒 ”（《数 控 卧
车》），大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工 业 互
联 网 等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与 传 统 企 业
赋能工业，新的诗歌意象为我们带
来了智慧工厂的科技感 、数字感 、
时 代 感 和 智 能 化 。 或 立 足 于 现 代
化 企 业 工 人 精 神 品 格 与 工 匠 精 神
的 抒 写 ，通 过《电 焊》《氩 焊》《打
磨》《抛 光》《精 雕》《成 品 检》等 篇
什 来 深 切 表 达 ，如《电 焊》这 样 写

道：“焊丝的轻巧/也有力拔山兮的
气概”“亲密度足够/才能精密团结
可以团结的成分/强拉的苦涩难得
有的甜蜜/一字排开的阵势蓄势待
发点石成金的誓言/在变幻莫测的
闪动中/藕断丝连”，对工业魂魄 、
工 匠 精 神 与 团 结 的 精 神 力 量 发 出
由 衷 地 赞 叹 。 或 聚 焦 于 工 业 生 产
的工艺流程，使新工业诗歌广度大
大地张扬开来，作品中融入了工业
生产中的配料、混料、清洗、抛丸、
涂 胶 、冷 压 、热 压 、清 毛 刺 、热 处
理、磨削、喷涂、喷码、铆接、配套、
抛光、合模、精雕、研磨、焊接等工
艺。技术和产业始终在更新迭代，
技术美学也在不断演变，全息化介
入，多视角勾勒，多维度展示，扩展
了诗歌寥廓的空间、宽广的视野和
宏阔的诗意。

第 三 ，丁 卫 华 的 新 工 业 诗 歌 ，
善 于 在 精 神 隐 喻 中 发 掘 其 哲 思 的

“深度”。他从工业生产过程“提炼
或萃取”的精华，其实就是精神的
哲性与思想的精华。“杂质必须剔
除/溶 解 炉 是 它 的 归 属/五 百 多 度
的修炼/需要各种添加剂来萃取体
内的不满或愤怒”。低差压铸造在
过程中展现它的风采，需要增强冲
击和机械性能及寿命，需要在熔炼
时打渣、过滤，注入镁、锌合金，需
要 让 铝 合 金 在 五 百 多 摄 氏 度 的 沸
腾里沉浸。他的新工业诗歌，便是
如 此 沉 浸 式 地 触 及 生 命 、触 及 心
灵、触及精神、触及诗化的哲思，经
过去粗存精 、去伪存真，灵魂变得
更加纯粹。“砂磨机的嗓门/振动寰
宇/抽丝剥茧的细腻”“轮子转动的
豪 迈/沿 铸 铁 的 表 面/深 入 到 每 一
个 触 点 的 纹 理/深 入 浅 出 的 爱 抚/
让 整 段 佳 话/丰 满 跌 宕 ”（《 打
磨》），经 由 抽 丝 剥 茧 、触 及 纹 理 、
深入浅出的“哲性打磨”，折射着作
者由心智擦亮的诗意。“需要精雕
细 刻/才 能 抵 达 灵 魂 深 处 的 暗 语 ”

“ 虔 诚 是 最 有 温 度 的/深 入 肌 体 的
爱恨/无法抹去/失意的细节/在城
门大开的勾勒里/活灵活现”（《雕
刻》），诗人成为灵魂的雕刻师，善
于作灵魂、生命、诗心的雕刻，经过
雕 刻 的 思 想 也 更 加 深 邃 ，入 木 三
分、力透纸背，如作者在其《热熔》
中所言：“浓情蜜意的黏度/以超强
的节奏/在空间的深度和广度的纵
横面/意犹未尽”。

第四，丁卫华的新工业诗歌还
有 着 真 力 弥 满 、激 扬 文 字 的“ 气
度”。气度即气魄和风度，就是诗
人 在 其 新 工 业 诗 歌 中 融 入 充 沛 的
情感与生命体验，并将独特的意象
化 作 撼 人 心 魄 的 力 的 交 响 与 诗 的
气度。“不眠不休的豪情/在撕扯的
战 斗 中/难 分 仲 伯 ”（《研 磨》），诗
人执著地守住精神的魂魄，以永恒
的研磨书写风韵迈达的激情；“一
路奔波的豪迈/在通向成功的号角
声 中/高 歌 猛 进 ”（《普 铣》），因 普
铣兴寄工业风骨，尽显作者豪壮的
情怀，同样的“高昂”“奔放”或“勇
猛”，频频出现在其《成卷》《喷涂》

《冷压》等工艺诗中——“所有递进
的 暗 语/在 滚 滚 红 尘 前 进 路 上/以
高 昂 的 姿 态/奋 勇 奔 放 ”（《 成
卷》）；“气宇轩昂的版图里/那些分
泌的万马奔腾/在这里凝聚成一幅
动 人 的 画 面 ”（《喷 涂》）；“ 模 具 的
洒 脱 不 言 而 喻/重 压 之 下 的 勇 士/
个 个 摩 肩 擦 掌/勇 猛 无 敌 ”（《冷
压》）—— 工 厂 车 间 热 气 腾 腾 的 场
景 抒 写 ，作 品 所 表 达 的 力 度 与 强
度，既透露出诗人对于生活的细腻
感悟，又展现了工业生产的磅礴气
势。“丝滑的精神层面/力度和角度
的重要性/在抽丝剥茧的每一个过
程 中/表 现 得 体 ”（《喷 丝》），精 神
层面的气脉十分远大；“在精度为
王 的 世 界 里/所 有 的 所 向 披 靡/值
得赞誉”（《线割》）；“点与点的吻合
口/那些表面的痴情或爱意/随着光
的 走 势/在 平 衡 的 战 略 上/藐 视 群
雄”（《焊接》），无论是“线割”还是

“ 焊 接 ”，均 显 示 出“ 所 向 披 靡 ”或
“傲视群雄”的气度，劲健阳刚，斗
志昂扬；“仰望这座山峰/需要荡气
回肠的网/来呈现”（《气流成网》），
作者因物感怀，气流成网使人心旌
摇荡，荡气回肠。他的新工业诗有
着 新 工 业 发 展 蒸 蒸 日 上 的 正 能 量
与浩然守正的雍容气度。

□崔国发

工业与诗歌的哲理打磨
──论丁卫华新工业诗歌的四“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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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洲乡是我的家乡，
四 面 环 水 ，物 产 丰
富，其中小籽花生远
近有名。

老 洲 土 壤 为 沙
质，沙质土壤具有土
质疏松，耕作轻便，排

水性、保水性、透气性好，土壤颗粒散
碎，不易板结等优点，最适合种花生、
芝麻、山芋、西瓜、香瓜等。

我的老家在老洲乡中心村章家
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生
产队每年 1 到 4 月底，就开始种花
生。播种前，先整地，因是沙地，无
需对土壤进行深翻。起垄后打凼
（挖穴），每个凼里撒些灰粪，丢入三
粒种子。这种播种方式，费时也费
人力物力，但花生产量高。也有不
少生产队采用“点花生”方式。男劳
力腰系大围裙，围裙兜着花生种。
右手握着带柄的铁锹，用力插入垄
地里，向右一拨，开出一道地缝。左
手则麻利地从围兜里掏出三粒种
子，准确无误地丢入其中，右手铁锹
快速回拨并拔出，点种便完成。到
了八月底，花生的果实饱满了，荚果
颜色由绿变黄了，适宜起花生了。
起花生，社员们不用锄头、锄草耙
子、铁锹等农具，以免造成花生破
损，都用手拔花生。沙地拔花生不
太费力，也大大降低了花生破损
率。花生拔完运走之后，生产队长
便安排一些女社员“倒花生”（有的
地方叫“捯花生”或叫“拾秋”），对花
生地进行翻挖，寻找遗留地下的花
生。“倒花生”的女社员们总是手下
留情，留点希望和惊喜给后来“倒花
生”的孩子们。当生产队长高声宣
布“收工了！”早已在不远处虎视眈
眈的孩子们便蜂拥而至，对花生地
进行第二次翻挖。

我父亲是个斗大的字都认不得
几个的农民，早年当过十多年生产队

长，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也是炒花
生的高手。我父亲说，炒花生，关键
要掌控好火候。火大了，花生容易被
炒煳。火小了，花生容易半生不熟。
我父亲炒出来的花生，乍一看，外壳
还像生花生，剥开一看，“红帐子”里
住着的“白胖子”肤色已变成微黄色，
香喷喷的。食之，唇齿留香，欲罢不
能。记得身患绝症的父亲在去世的
头一天，还跟正常人一样。当天，父
亲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炒了一大稻
箩花生。他交代母亲说：“这是我这
辈子最后一次给儿女们炒花生了。
稻箩里的花生分给儿女们，先锋是老
末儿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花生，给
他多分些。还要告诉他，年纪轻轻
的，在单位，要多干事，少讲话，没人
把他当孬子。好好干，别给父母丢
脸！”第二天，父亲走了，带走了家人
们对老人家永远的思念，炒花生的香
气成了最后的告别。

老洲花生的美味背后，还藏着一
段浪漫传说……很久以前，章家场有
个姓章的书生，人长得不丑，人品也
好，一肚子墨水，但穷得叮当响，没
有哪个媒婆愿意为他说亲。一天，
书生路过一个叫茅草垅的村庄时，
看见花生地里有几个村民一边休
息，一边听着一个村姑唱《牛歌》：

“哦啊唉哦，哦啊唉哦，放牛的小伙
子，我们放牛去……”歌声悦耳动
听，但书生觉得，起花生唱《牛歌》不
合适更不应景。心直口快的书生便
走上前去，打断村姑的歌声，直言不
讳道：“这位小大姐，你们在起花生，
不是在放牛，唱《牛歌》不合适，不应
时也不应景，应该唱喜收花生的歌，
唱黄梅戏也照啊！”村姑年方二八，
生得俊俏，但脾气火爆，书生突然打
断她的歌唱，便气不打一处来，杏眼
圆睁，柳眉倒竖，怒道：“哪里来的冒
失鬼，竟敢打断本姑娘唱歌！本姑
娘高兴，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你管得
着吗？！”书生不生气，固执己见地笑

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
于行。在什么山就得唱什么歌，你
们起花生，还是唱喜获丰收的歌。”
村姑余怒未消道：“本姑娘不会唱，
瞧把你能的，你唱啊！”书生向村姑
和其他人深深一揖，自编自唱起黄
梅戏来：“四面环水绿沙洲，秋高气
爽好天候。一望无际花生地，欢歌
笑语喜丰收……”字正腔圆，有板有
眼，赢得掌声一片。村姑转怒为喜：

“你还真有两把刷子！”书生笑道：
“过奖！过奖！你们这里的小籽花
生远近有名，也很好吃。我们章家
场还没种花生，小大姐，能不能给我
一把花生尝尝新？”村姑嫣然一笑：

“看样子，你是个读书人。那我考考
你，我打谜语你来猜，猜对了，我送
你一篮子花生。听着：根根胡须入
土沙，自建麻屋自安家。地上开花
不结果，地下结果不开花。打一农
产品。”书生听后，哑然失笑：“有你
这么打谜语的吗？在花生地里打这
个谜语，你已经告诉我谜底了，还用
猜？花生！”村姑不好意思地笑起
来。她说到做到，摘满一篮子花生
送给书生，羞涩道：“我姓李，我家就
住在茅草垅。这篮子花生你拎回
家，明天中午把篮子还给我，我在村
头那棵老槐树下等你……”真是不
打不相识，书生乐坏了，拎着花生，
哼着小调，喜滋滋地回家了。打那
以后，两个年轻人你来我往，渐渐地
相爱了。又到一年花生丰收时，书
生托媒婆上门提亲。村姑出嫁时，
嫁妆里还有一麻袋小籽花生种子。
年复一年，小籽花生在章家场推广
开来，并向周边村庄扩展，种植覆盖
整个老洲。

如今，每当我剥开一粒老洲小
籽花生，仿佛还能闻到父亲炒制时
的焦香。这小小的果实，承载着沙
洲土地的馈赠、父辈劳作的汗水。
它不仅是舌尖的滋味，更是时光里
沉淀的乡愁。

□王先锋

老洲小籽花生

秋意渐浓，寒意
又添了几分。清晨，
我留意到小区路边
的花草枝叶上，沁满
了露珠。一颗颗清
露，晶莹剔透，似饱
满圆润的珍珠，在风
的 轻 拂 下 摇 摇 欲
坠。我情不自禁地
伸出手指轻轻一点，
透过指尖的寒凉，却
唤醒了那些与露水
相遇的美好，

“道狭草木长，
朝露沾我衣”，遥想
家乡的深秋时节，最
喜欢清晨的时候，一
个人早早出门，脚步
肆 意 游 荡 在 田 野
间。清清亮亮的露
水，挂在草木的茎叶上，庄稼的果实
上，每一颗都结满了丰收的喜悦。我
穿行其中，任裙裾轻轻拂过花儿草
儿，衣服虽被露水打湿，心里却充盈
着滴滴清凉的惬意。

走出小区，我继续前行，一路上，
花儿草儿都铆足了劲，摇曳着这一季
最后的繁华。忽然，路边的一片野菊
花绊住了我的目光，花瓣上大大小小
的露珠随风轻摇，像一只只澄澈干净
的眼眸，深情又悠远。我弯下腰，轻
嗅一朵，清新淡雅的香味中含着露水
的清冽。

抬眼望去，前面花丛中有个小姑
娘，一手拿着玻璃瓶，另一只手在轻
轻地摇动花朵，好像在收集露水。本
来想过去跟她聊几句，看她专注的样
子，我不忍打搅。她收集露水干什么
用呢？是为了好玩，是给爷爷泡茶，
还是像我那年一样，给奶奶治眼睛？

六七岁那年的秋天，我最爱的奶
奶，眼睛忽然就不好了，看什么都像
隔了一层雾。四处求医无果，父母急
得不知所措，我恨自己无能为力，却
只能暗自伤心。所以当母亲讨得一个
偏方，需要露水做引子，我知道终于
能为奶奶做些什么了，便央求着和母
亲去采集露水。

于是，每个清晨的田埂上，常常行
走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清风在前，我
和母亲在后。田野里的露水经过夜的
酝酿，圆嘟嘟的，在花瓣上晃呀晃。我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瓶子，跟在母亲后
面，学着她的样子，轻轻地摇动叶子。
一颗露珠就慢慢滚动下来，还没到瓶
口，却被调皮的风劫走了。我又试了
几次，不是劲太大，就是接偏了。

虽然还没采到露珠，孩童的心，却
常常为一缕清风欣喜，为一只蝴蝶驻
目。后来母亲手把手教我，我终于收
集了一瓶底的露水，被装进瓶子的，
还有对奶奶的祝福和美好的希望。
用了一个月的偏方后，奶奶的眼睛竟
然真的清亮了一些，我比奶奶自己还
高兴。

岁月的风吹落了世事的露，时光
荏苒，我不再是曾经的小女孩，奶奶也
垂垂老矣，在我上中学那年去世了，我
哭成了泪人。母亲安慰我说：“奶奶知
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为她采露水治眼
睛，她都记得。她在另一个地方，会守
护着你长大。”我心情好了一些，但我
知道，奶奶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的思绪被孩子们的一阵阵笑声
打断了。此时太阳已经从东边的群山
上跑了过来，那花草上的露珠却在逐
渐撤退，到最后不留一丝痕迹，就像
许多转瞬即逝的心情。

四季都有的露水，晨起而出，日升
而消，不着痕迹，却也奉献着绵薄的
力量。我一直对露水有着别样情怀，
深秋的露水更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因为它丰盈美好，在我的生命中曾绽
放过爱的光芒。

□
崔
利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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